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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越
南
西
北
邊
陲
的
沙
巴
山
城
，
有
個
近
百
年
歷
史
的
﹁愛
情
市
場
﹂
，
每
到
周

六
晚
上
，
當
地
男
女
可
以
像
做
買
賣
一
樣
，
找
到
你
情
我
願
的
愛
情
。
去
年
春
天
，
試

圖
解
開
這
個
神
奇
謎
底
的
我
，
和
三
個
同
事
一
起
，
輾
轉
到
愛
情
市
場
中
一
探
究
竟
。

吃
罷
晚
飯
，
在
嚮
導
恩
垂
的
熱
心
帶
領
下
，
我
們
沿
着
一
條
主
幹
道
向
前
走
，
來

不
及
欣
賞
崎
嶇
道
路
兩
旁
的
風
光
，
便
順
利
到
達
小
鎮
上
的
中
心
地
標
，
一
座
法
國
殖

民
者
建
於
一
九
○
三
年
的
天
主
教
堂
，
恩
垂
樂
呵
呵
地
告
訴
我
們
：
﹁愛
情
市
場
﹂
就

在
教
堂
前
的
小
廣
場
上
舉
行
。

順
他
手
指
的
方
向
看
去
，
眼
前
的
一
幕
令
我
們
大
失
所
望
：
當
地
的
婦
女
在
廣
場

上
擺
滿
了
地
攤
兒
，
地
攤
上
是
純
手
工
製
作
的
服
裝
、
配
飾
及
各
種

工
藝
品
，
整
個
市
場
熙
來
攘
往
、
非
常
熱
鬧
，
但
是
看
不
到
一
點
關

於
愛
情
的
影
子
。

恩
垂
一
邊
領
我
們
在
市
場
中
閒
逛
，
一
邊
講
起
了
愛
情
市
場
的

故
事
：
在
八
年
前
，
愛
情
市
場
裡
的
﹁愛
情
買
賣
﹂
還
比
較
紅
火
，

周
六
晚
上
，
當
地
各
族
未
婚
男
女
總
會
三
五
成
群
、
一
身
盛
裝
前
往

市
場
，
小
伙
子
會
主
動
上
前
拉
起
心
儀
姑
娘
的
手
，
如
果
姑
娘
沒
把

手
抽
回
，
兩
人
就
可
以
回
家
﹁共
同
生
活
﹂
；
姑
娘
則
會
對
喜
歡
的

小
伙
子
吹
奏
格
隆
布
斯
（
一
種
竹
樂
器
）
以
表

心
意
。
在
市
場
上
，
男
女
之
間
調
情
、
求
愛
、

接
吻
都
被
視
作
正
常
行
為
。
更
令
人
稱
奇
的
是

，
就
是
已
婚
的
男
女
也
可
以
前
來
與
舊
情
人
約

會
，
或
者
尋
找
新
的
情
人
，
並
且
這
種
行
為
並

不
會
遭
到
另
一
半
的
反
對
。

恩
垂
繼
續
說
：
沙
巴
的
男
女
結
婚
都
比
較

早
，
他
十
六
歲
時
就
在
愛
情
市
場
和
第
一
任
妻
子
一
見
鍾
情
，
兩
人

共
同
生
活
一
年
半
後
分
道
揚
鑣
，
之
後
他
又
遇
到
了
第
二
任
妻
子
，

和
妻
子
結
婚
後
半
年
，
又
到
市
場
中
找
過
一
個
比
自
己
小
兩
歲
的
情

人
，
但
是
後
來
情
人
嫁
人
後
兩
人
就
斷
絕
了
交
往
。
說
這
些
話
時
，

已
經
三
十
二
歲
的
他
語
氣
平
緩
，
並
沒
有
感
覺
絲
毫
尷
尬
。

恩
垂
不
時
用
手
指
點
着
地
攤
前
的
婦
女
：
一
身
黑
衣
戴
花
頭
巾

的
是
黑
苗
族
人
，
一
身
艷
麗
的
是
花
苗
族
，
戴
紅
色
包
頭
的
是
紅
頭

瑤
族
，
他
後
來
找
的
情
人
就
是
花
苗
族
人
。
我
們
走
馬
觀
花
地
看
過

去
，
其
中
不
乏
相
貌
標
致
的
女
性
，
而
很
多
臉
上
仍
帶
有
童
真
稚
氣
的
少
女
，
背
後
卻

揹
着
一
個
孩
子
，
小
小
年
紀
便
已
為
人
母
了
。

我
們
一
路
將
市
場
逛
完
，
才
發
現
幾
乎
看
不
到
一
個
男
人
的
身
影
。
恩
垂
告
訴
我

們
：
近
年
來
，
外
出
打
工
掙
錢
的
男
孩
子
越
來
越
多
，
留
下
來
的
都
是
女
孩
子
了
。
聽

後
我
們
恍
然
大
悟
，
原
來
這
個
有
着
奇
特
婚
俗
的
小
鎮
上
，
人
們
已
經
不
甘
心
於
原
始

的
耕
作
，
他
們
更
渴
望
外
面
的
世
界
，
隨
着
時
代
的
變
遷
，
愛
情
市
場
中
沒
有
了
男
主

角
，
自
然
﹁愛
情
買
賣
﹂
也
就
消
失
不
見
了
。

「外國友人」唱
過的中國民歌《回娘
家》裡有個 「左手一
隻雞，右手一隻鴨，
身上還揹着一個胖娃
娃」的新媳婦，在回

門途中碰到大雷雨，吃驚受累，很是狼
狽。不過，這首歌遠未唱出回娘家的安
逸喜樂。聽說北方女人歸寧，當 「姑奶
奶」的威風十足，比做兒媳婦的待遇高
多了。老式人家，每頓飯媳婦都要站立
一旁，侍奉公婆用餐，回娘家的女兒卻
可以安坐享受。《聊齋誌異》中還塑造
過一個為孤兒寡母撐腰，勇鬥貪婪鄰居
的出嫁大姐仇大娘，可見女人在娘家並
不是 「嫁出的女兒潑出的水」這句俗話
裡說的那樣完全弱勢，毫無話語權。

更重要的是，舊時宗法社會以男權
為中心，除了招婿上門的，嫁到夫家肯
定要謹小慎微， 「多年媳婦熬成婆」。
但女人回到娘家，則可以放下在婆家得
時刻掛心的規矩禮數、柴米油鹽，逃脫
「婆媳關係」的怪圈，甚至忘記丈夫、

兒女的無窮索取，得到一線喘息的機會
。女人盼望回娘家，其中一個很大的原
因大概就是藉以暫時規避成人社會的繁
文縟節和壓在女人肩上的責任義務，重
新做回父母膝下養在深閨，少不識愁、
恬然忘機的孩童。

我覺得自己每年回國探親就很有 「回娘家」的味道
。在美國大學教書，照說做的是自己愛好的行當。讀書
研究，談不上超凡脫俗，但也多少為自己爭得點思想獨
立、心靈自由的空間。教書育人，成敗須待百年方有定
論，但整日面對青春年少的學生，似乎也有 「不知老之
將至」的樂趣。只是，每日工作繁忙，時間緊張，事務
冗雜，連軸轉每每發生也是事實。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和異國人打交道雖然並不比和同胞相處更為難，我也
很欣賞不同文化的閃光之處，但深覺為人處世，光有小
聰明不夠，還得有大智慧。另外，父母常說我 「生活質
量低」，因為我居住的小鎮地方偏僻，長冬酷寒，美國
的飯食他們看不上眼，我簡單的生活方式他們又覺得過
於自苦。我雖然不服氣，但每次一回家，的確萬慮俱忘
，大洋彼岸的操心事彷彿都變得很遙遠。結果，在美國
我黎明即起，回了家卻要用兩個鬧鐘才能保證早上及時
起床。

在家裡我甚至很少出門。每天早晨跑步、沐浴之後
，除了有時和父母一起去風景區遊逛，大半時間還是宅
在家中，不是看書寫文，就是和母親搗鼓點心吃食。天
氣晴朗、陽光燦爛的日子，坐在光線充足的玻璃陽台上
像綠色植物一樣進行光合作用，是冬日裡最好的享受。
夜晚和父母共進晚餐，熱湯熱飯，團團圍坐。 「草草杯
盤共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就算粗茶淡飯也別有滋
味，更別說母親廚藝高超，寒冬經霜後的青菜美味可口
了。飯後又和父母一起散步，聽他們說着親朋好友、左
鄰右舍的家長裡短，看夜間出來遛狗、運動的男女老少
，隨意放鬆。

日昇日落，月出月沒，我的每一天都應該過得這麼
簡單充實，平和安樂。只願歲月靜好，雙親長健，歲歲
年年多相見。說到底，人奮鬥一生，最終追求的不就是
一個如歸故里、如見慈母、充滿溫暖和寧靜的歸宿嗎？

周末，書房瞎轉，轉了
多時，甚感無聊，便對書櫥
中的亂七八糟的書亂翻一氣
。翻出阿城的《威尼斯日記
》、汪曾祺的《五味集》、
艾特瑪托夫的《白輪船》和

《契訶夫手記》四種，一一翻讀。古人說，無
聊才讀書。因此對書中的內容，並不求甚解，
只是隨手去翻。見到有趣的便讀一段。

其實，這四種書我過去都讀過。讀熟悉的
書，如閱熟悉的人，有一種特別的親切的感覺
。汪曾祺有詩云： 「往事回思如細雨，舊書重
讀似春潮。」

我翻到《五味集》的《家常酒菜》一篇，
他寫塞餡回鍋油條：油條兩股拆開，切成寸半
長的小段。拌好豬肉（肥瘦各半）餡。餡中加
鹽、蔥花、薑末。如加少量搾菜末或醬瓜末、
川冬菜末，亦可。用手指將油條小段的窟窿捅
通，將肉餡塞入、逐段下油鍋炸至油條挺硬，
肉餡已熟，撈出裝盤。

汪曾祺實在是 「饞」的。關於吃食，他的
所著甚多：《故鄉的食物》寫炒米、焦屑、茨
菇、昂嗤魚、斑鳩、野鴨、蔞蒿、馬齒菜；
《食豆飲水齋閒筆》寫豌豆、黃豆、綠豆、扁
豆、芸豆、豇豆、蠶豆、小紅豆；《肉食者不
鄙》寫獅子頭、鎮江餚肉、東坡肉、乳腐肉、
臘肉、火腿、白肉火鍋、霉乾菜燒肉；《魚我

所欲也》寫石斑、鱖魚、鰣魚、刀魚、鱔魚、虎頭鯊和黃河鯉
魚。

汪曾祺所寫談吃文字，都不長。句式短小，間作小考。甚
是好讀。

阿城亦似汪曾祺，都有古白話的熏陶。不似另兩冊：《契
訶夫手記》和《白輪船》，都有很重的翻譯體的氣味。雖然兩
位譯者都是大家：賈植芳和力岡。

阿城的《威尼斯日記》，是阿城一九九二年五月在威尼斯
旅行的兩個月裡所做的日記。阿城的好，在於敢把日記拿出來
出版，而且還有許多人說好。阿城是個聰明人，當年即被他的
《棋王》，迷得顛三倒四。日記開篇即寫道： 「威尼斯機場海
關能聞到海的味道」，之後 「乘小船進入威尼斯，海面上露出
許多粗木樁。薄雲天，一切都是明亮的灰色」。使我們知道，
威尼斯是一個水很多的地方。

他住進旅館，從頂樓望出去，滿目皆紅瓦。紅瓦之上，露
出一遠一近一東一西的兩個鐘樓。

這本日記的好，在於進出自如，文筆自由，娓娓道來，不
着急不上火，人從容疏淡，時間彷彿是 「無聊」，這也恰合了
讀 「無聊之書」。他在七月二日寫道： 「就要離開威尼斯了，
瑞雅爾多橋下的一條船上，有個老人唱歌，高音，面容像極了
列奧納多‧達‧芬奇的自畫像，一曲才歇，橋上和兩岸掌聲雷
動，總有幾千人吧，小船卻獨自沿運河向南漂去了。」這個老
人，又彷彿是中國的莊子，抑或中國古代的山林隱者。

這或許也是說的阿城本人吧。他不是也要離開了麼？
讀《契訶夫手記》和《白輪船》，是讀文字裡的一種全新

的東西，或叫做觀念吧。西方人的文字，沒有中國的留白，即
「以白計黑」之說。它好的，是作品整體的一個東西，整個作

品可能有一個總體的寓意，或者就是一個大寓言。比如《百年
孤獨》，比如這本《白輪船》，那個叫莫蒙的孩子，其實是個
寓言。有好書相伴，人生不寂寞。

一
九
五
○
年
代
是
香
港
詩
壇
的
﹁戰
國
時
代
﹂
，
力
匡
、
徐

速
、
李
素
等
的
浪
漫
派
，
何
達
、
舒
巷
城
的
寫
實
派
和
崑
南
、
馬

朗
等
的
現
代
派
，
經
常
因
詩
的
格
律
、
語
言
及
發
展
方
向
等
問
題

發
生
論
戰
。
在
此
動
盪
的
年
代
中
，
一
向
以
寫
小
說
為
主
的
慕
容

羽
軍
（
李
維
克
、
李
影
）
卻
出
版
了
當
代
本
港
第
一
本
談
論
新
詩

的
《
論
詩
》
（
香
港
學
生
社
，
一
九
五
五
）
。

這
本
三
十
二
開
，
僅
五
十
三
頁
的
小
書
，
雖
然
只
有
《
詩
的

認
識
》
、
《
詩
的
表
現
》
、
《
詩
的
精
神
》
和
《
詩
的
美
感
》
四
章
，
卻
能
以
三
萬
字

全
面
地
介
紹
了
新
詩
的
本
質
、
形
態
、
韻
律
、
意
境
、
感
性
、
理
性
、
東
西
方
美
…
…

等
十
幾
個
問
題
，
可
供
初
學
者
叩
詩
國
的
大
門
。
書
前
有
作
者
自
己
寫
的
《
獻
詩
》
代

序
，
以
﹁我
挾
着
抖
顫
的
心
滿
帶
希
望
／
踏
上
沒
有
甘
泉
的
荒
漠
向
遠
處
追
蹤
﹂
，
寫

出
作
者
對
探
究
新
詩
領
域
的
熱
誠
卻
又
忐
忑
不
安
的
心
境
。

最
難
得
的
是
此
書
還
邀
得
趙
滋
蕃
和
徐
速
寫
序
。
趙
滋
蕃
是
以
《
半
下
流
社
會
》

成
名
的
小
說
家
，
雖
然
沒
出
過
詩
集
，
卻
有
他
的
詩
觀
。
在
談
到
詩
的
格
律
時
，
他
覺

得
詩
人
應
有
內
在
的
約
束
，
詩
的
語
言
貴
乎
自
然
而
簡
約
。
徐
速
則
認
為
應
該
﹁吸
收

舊
詩
詞
精
神
而
創
造
新
形
式
﹂
。

其
實
，
《
論
詩
》
封
面
的
題
字
和
設
計
，
比
書
的
內
容
更
吸
引
我
，
因
為
出
自
嚴

以
敬
（
阿
蟲
）
手
筆
，
值
得
珍
藏
。

香港鼓勵生育，內地則
嚴厲懲罰超生者。上世紀七
十年代後期開始，內地絕大
多數家庭只允許生一個孩子
，如今，已進入獨生子女也
要生兒育女的時代，這些逐

漸長大的 「小皇帝」組成家庭如何養育後代，
已成為嚴重的家庭和社會問題。

北京一位普通家庭的孕婦為了到公立醫院
檢查一次身體，家人排隊一夜沒有拿到籌，只
好花高價從 「號販子」手裡買號，見到醫生，
幾句話後就被打發出來。如果到私人醫院預約
檢查，費用奇高，加上坐月子，最貴的私家醫

院要三十萬元左右。在內地，上幼兒園比上大
學更難、更貴。在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好的
小學周圍民居被租住一空。政府忽視的問題，
被市場開發成為 「高消費」、 「貴族消費」領
域，年輕的父母無法承擔，只好把撫養孩子的
責任轉嫁給上一代。

那些被兩代人驕縱、又被市場嬌慣的孩子
們，將會演繹出怎樣的人生？

鏡頭一：婚禮上，全家合影，一個男孩在
隊伍中亂鑽，當攝影師按下快門時，他已躺在
紅地毯上，快樂地滾來滾去，爸爸沒辦法，媽
媽沒辦法，七大姑、八大姨全無辦法。

鏡頭二：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從日本留學

歸來的兒子看到接站的媽媽，立即索要生活學
習費用，媽媽每年給他二十萬，已經無力再支
付，兒子掏出兩把尖刀，刺了媽媽九刀。

鏡頭三：壬辰春節剛過，廣州花東鎮永光
村發生人倫慘案，一個小姑娘父母離異，靠奶
奶撫養上了初中，因嫌奶奶給的零花錢少，發
生爭吵，竟將奶奶掐死，拿走奶奶的五萬元，
放火燒屋。

當全社會對獨生子女問題還沒有全面認知
之時，主要由獨生子女組成的家庭已經把細路
仔撫養問題提交給社會，這是家庭、國家的未
來，社會怎樣應對？思考的時間已不寬裕。

一枝玫瑰，從採摘到分揀、保
鮮、包裝、交易、運輸，從雲南到
達香港的時間不超過四十八小時。

香港人愛鮮切花，因其屋小，
因其花美， 「花墟」、 「年宵花市
」人流如織，卻很少有港人知道，

自己手中芬芳的玫瑰很可能來自雲南。雲南的斗南花
市是中國最大的鮮切花交易和集散地，有人說 「香港
是內地花市的風向標」，而港人尤愛雲南鮮切花質優
價廉，滇港兩地因為鮮切花產生了 「芬芳」的聯繫。

在斗南，鮮切花交易採用拍賣和自由交易兩種方
式。為了保證鮮切花新鮮水靈地到消費者手中，鮮切
花交易過程都在夜晚進行。為了一探虛實，筆者走進
了昆明國際花卉拍賣中心，夜晚九點正，花卉拍賣正
式開始，三百個座位無虛席，來自全國的近千鮮切花
交易商聚集在此，目不轉睛的盯着拍賣大鐘，只見張
順眼疾手快、不時果斷地按下交易按鈕，鍾意的玫瑰
便被他以理想價位括入囊中─蜜桃雪山、假日公主
、芬得拉、冷美人、黑魔術、海洋之歌、魅影，這些
都是玫瑰的名字， 「單是玫瑰的品種就有三百多種，
在當今，玫瑰不僅僅是一種商品，更傳遞出一種文化
。」張順說，這個憨實的雲南小伙負責為三十多家香
港花商採購鮮切花。每晚八點他就進場了，穿行於繽
紛而芬芳的玫瑰之間，仔細地查驗着品質， 「香港市
場對枝長在六十公分以上、開放度在三分之二的優質
玫瑰需求量比較大，參加拍賣主要是為了彌補農戶收
購的不足」。

流動的鮮花、流動的價格，讓人眼花繚亂，平均
四點一秒便交易一單鮮花，三個小時後，近二百萬枝

鮮切花通過拍賣各易其主，花農通過電子結算獲得穩
定收益，這種交易方法引自於有 「鬱金香之國」美譽
的荷蘭。

按照以香港為主的訂單需求，當晚，張順拍下了
四千多枝開放度約在三分之二的紅色、粉色、紫色等
各色玫瑰，這些玫瑰會在次日清晨進行分揀、包裝，
然後搭乘直航班機，在採摘後的四十八小時之內，這
些玫瑰便到達了香港花卉批發商的手中。

當日凌晨二點，筆者又來到斗南鮮切花卉自由交
易市場，芬芳撲鼻、鮮花當道、人頭攢動，激烈的討
價還價精確到分，勿忘我、滿天星之類草花論斤秤着
賣，也成了斗南獨有的一道風景。七十歲的張大爺用
馬車拉着自家生產的鮮切花趕到了市場，三百枝 「紅
色戀人」康乃馨以一百六十元成交，中等粉紅玫瑰一
把二十枝以十五元成交，一個小時後，張大爺的花便
銷售一空，當天收入近二千元。

張大爺家住呈貢斗南村一組，他種植鮮切花已經
二十年了，他掰着手指跟記者算了一筆帳，一株普通
玫瑰的種苗成本為三至五角，每畝地種五千株苗，每
年可採摘六至七次，畝產量為五至七萬枝；每枝玫瑰
的運費成本約為三分，包裝成本二分，農藥、化肥成
本近一角，再加上人工費，每枝玫瑰的成本約為三角
，每畝玫瑰花田每年至少可獲得穩定收益三萬元。

斗南花市是內地第一個村辦花卉交易市場，最初
以路為市，如今， 「斗南每天鮮切花交易量平均約為
三百萬枝，佔內地七成的市場份額」。斗南如今被稱
為中國鮮切花市場的 「晴雨表」，亦成了內地馳名商
標。

斗南花農王大姐記得，一九八七年斗南村開始有

人種花，抱着試試看的心情，自己也買了幾公斤滿天
星的種子撒到地裡，用鐮刀收花，又騎自行車馱到昆
明去賣；一九九○年以後，斗南家家戶戶開始種植玫
瑰，後來又種劍蘭、水仙、百合、情人草。如今，種
花農戶已經從呈貢輻射到整個雲南。

走進王大姐家的大棚花田，除了玫瑰，還種着蓬
萊松和水仙百合， 「市場需要什麼，我們就種什麼；
什麼種植方法花質好，我們就採用」。據了解，科學
種花的觀念如今已經深入內地花農之心，目前內地花
卉的種植面積和產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其中花卉種植
面積已經達到世界花卉生產總面積的三分之一。

中國海關統計，近年來，香港對內地鮮切花的年
進口量保持在九千至一萬噸左右，內地成了香港的後
花園，香港則成了內地鮮切花的前沿市場。而香港花
卉企業試水內地，也名利雙收──繽紛園藝是香港最
早的花卉企業，一九八九年，該公司看好雲南的氣候
條件及生物資源優勢，在昆明獨資建立了內地第一家
分公司。據了解，目前，全國七千株鮮切花種苗都來
自該公司的雲南基地。

「華泰聯」是港資公司，也是雲南目前最大的鮮
切花出口商，公司目前每年出口額約為八百多萬美元
，其中有四至五成的貨供給香港市場。其與雲南上萬
花農、二十多個花農聯合體形成了穩定的供求合作關
係，再通過香港經銷商把鮮切花批發出去，這是港資
花卉企業在內地發展生存的一種路徑。

「受香港市場歡迎的花，我們就種。」斗南花農
王大姐說。花卉交易資深從業者羅某常常往返於香港
與內地，他說： 「香港花卉市場是內地花卉市場的風
向標，香港把國際鮮切花市場的需求信息傳遞到了內
地。」據他觀察，香港鮮切花消費的習慣早於內地，
也較內地成熟，其對新、奇、特品種的鮮切花需求量
比較大，早期香港主要靠從荷蘭等國進口鮮切花，自
從發現了雲南的氣候優勢後，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
開始有雲花進入香港、一九九七年以後數量開始明顯
增長，二○○六年達到了出口最高峰。據了解，目前
香港鮮切花市場與東盟國家合作日益緊密，越南的康
乃馨、菲律賓的玫瑰、馬來西亞的菊花和百合，越來
越多地進入香港市場。

越南􀎠愛情買賣」
劉志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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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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